經濟學稀缺性概念
稀缺性的概念在經濟理論中起著至為重要的作用。有的經濟學家真的認為這個概念是給經濟學術語下個恰當定義時所必不可少的。最好的例子也許就是瓦爾拉（Walras）給社會財富即經濟貨物下的定義。他說“所謂社會財富，我指的是所有稀缺的東西，物質的或非物質的（這裏無論指何者都無關緊要），也就是說，它一方面對我們有用，另一方面它可以供給我們使用的數量卻是有限的”（1926年，第65頁。）
瓦爾拉解釋說，“有用”是指“能滿足我們的某種需要”，而“數量有限”，則意味著有一引起東西“存在的數量個人的需要”，如空氣、水等，這些東西任何人都能隨心所欲地獲取，稱不上是社會財富。只有當它們稀有時，才能被認為是社會財富的一部分。
由於存在稀缺性和有用性，瓦爾拉提出了3項重要推論：（1）“數量有限的有用之物是可以被佔有的”，這是財產理論中很重要的思想，也是經濟學和法學所共同研究的物件；（2）“數量有限的有用之物是具有價值和可以交換的”，即所有可以被佔有之物都可以和別人所有的他物按一定的交換率（叫做價格）進行交換。因此，經濟學典型地研究市場的定價問題；（3）“數量有限的有用之物可以由產業製造出來和成倍增加。換言之，它們可以再生產”。因此，經濟學必須把商品生產或產業作為主要研究課題之一。
那時的所有經濟學家都普遍接受這一稀缺性概念，羅賓斯（Robbins）在他的著名的經濟學定義中也加以採用。羅賓斯很瞭解韋伯（Weber）的方法論，所以他不接受馬歇爾（Marshall）等經濟學家所採用的“唯物主義的”經濟學定義，即認為經濟學是研究物質福利形成的因素的科學。由於不生產任何物質的活動也可以獲得收入（像音樂、文學等），倘採用這一經濟學定義，就有許多經濟活動被排斥在外了。與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說法相反，勞動就是“生產性的”，即使在它並不生產物質商品時也是這樣。因此，羅賓斯的結論是，“不管經濟學所關心的是什麼”，但“它並不是如此關心物質福利形成因素的”（1932年，第9頁）。
這樣，羅賓斯就採用了“稀缺性”的經濟學定義。他指出每一個經濟問題都有著目的很多而實現目的的手段卻稀缺的特點。但目的的多種性並不足以確定一個問題為“經濟問題”。當某一商品數量十分充裕時，即使有市面上許多不同的目的，也不會在使用上發生特別的問題。實現手段的稀缺性，如果不存在可供選擇的多種目的這個條件，那也不足以成為經濟問題。但是如果有多種目的可供選擇，而實現的手段卻稀缺，那我們就會面臨一個經濟問題。他說：“經濟學是一門把人類行為作為目的和（有著多種選擇辦法的）稀有手段之間的關係來進行研究的科學”（1932年，第16頁）。
這個定義引起了眾多的評論和反駁，這裏不能一一贅述。儘管這樣，直到最近皮耶羅·斯拉法（Piero Sraffa）根據現代分析方法重新闡明瞭對價值和分配問題的古典經濟理論（斯拉法，1960年）以前，沒有任何人認真地反對把稀缺性概念列為經濟學定義中的必要部分。在現代分析這一理論體系中，有可能對生產要素“稀缺性”的概率提出激進的批判（該概念在傳統的價值和分配邊際學說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例如利潤率的水平，並不取決於資本與（某種經濟體制中所雇用的）勞動的相對數量關係（加列格納尼（Garegnani），1970年）更清楚的是，如果稀缺性指的是土地那樣的稀有自然資源，那麼，邊際主義者的稀缺性概念是難於置信的。某塊土地是可以因為其收入中利潤和工資的分配比全發生變化（雖則產量不變）而變得“稀缺”或“多餘”的（蒙塔尼（Montani），1975年）。更廣義地說，分配給工資、利潤和地租的淨產值，並非取決於所運用的生產要素相對數量的多寡。
邊際主義的分配學說中的稀缺性含義是十分獨特的：它只指生產中所使用要素的相對數量。當一種生產要素（配合其他生產要素使用）的數量增加，從而引起收益遞減時，我們可以說這種生產要素為稀有。但在指經濟貨物時，稀缺性的含義就大不相同了。正如瓦爾拉明確地說過的那樣，當一種貨物的數量（相對於它能滿足需要的能力來說）有限時，我們可以說它稀有。在我們評價斯拉法論述的重要性時，這一普遍含義是耐人尋味的。換言之，斯拉法認為“稀有”的商品與瓦爾拉所說的經濟貨物是否所指不同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有必要研究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特別是李嘉圖（Ricardo）和馬克思（Marx）著作中關於“經濟貨物”的觀念，李嘉圖在這方面說得很清楚，而馬克思則可以被認為是李嘉圖價值學說的最緊密的追隨者。
按照李嘉圖的說法，“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換價值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稀缺性，一是為了獲得它們所需要耗費的勞動量”（李嘉圖，1821年，第12頁）。所以我們可以把經濟貨物區分為兩個基本類別。第一類是繪畫、稀有書籍和錢幣等等，這些貨物的價值是“完全由它們衡缺性”所決定的。對於這類貨物來說，價格與生產它們所耗去的勞動量無關。它們的價值“隨著其數量的變化和試圖佔有它們的收藏家的願望的變化而變化。”
第二類貨物，特別稱之為商品，與前一類貨的相反，它是由企業家所生產，並在生產周斯結束後送到市場上出售的。這些商品幾乎代表一個國家的全部財富，照李嘉圖的說法，它可以成倍地增加和再生產，只要有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資料，“幾乎沒有任何要以施加的限制”。因此，李嘉圖在他的分析中，只考慮那些“其數量可以經過人們的努力而增加，並且在生產上存在著完全競爭”的商品的價值（或者簡單地說，商品的價格）。
馬克思的分類則更複雜。他在《資本論》的第1章中把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區分開來：
“物的效用使它具有使用價值……商品的這一性質與獲得它的效用所耗費的勞動量無關……使用價值只有在使用或消費時才能實現。”（馬克思，1867年，第44頁）
交換價值，即我們所稱的價格，相反地是一個量的比數，是“一種使用價值交換另一種使用價值的比例”。
當然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有著聯繫：有交換價值必有使用價值。如果買賣雙方都認為某兩種商品對他們有使用價值並可以交換，那麼，它們就有交換價值。因此，馬克思指出，可以發生這樣的事情，即某種貨物具有使用價值，但沒有交換價值。我們可以設想發生這種事情的兩種情況。第一咱情況是有用之物，但非勞動生產出來的，從而並不稀缺。“一物可以有使用價值，但沒有價值。這是一種當其有用性並非由於勞動產生時所出現的情況。如空氣、處女地、礦藏地等”（馬克思，1867年，第48頁）。第二種情況是由勞動所生產，但沒有任何社會效用之物，即主觀上有用，但不能在市場上進行交換：“一物可以有用，並且是人們勞動生產出來的，但它不是一種商品。任何人用自己的勞動得來並直接滿足他自身需要的產品，是創造了使用價值，但沒有生產出商品”。
因而，馬克思分類法中的原則是效用、稀缺性和勞動。總體來說，在《資本論》的第一章中，他考慮了四種情況：（1）有用、稀缺並且是勞動生產出來的貨物。這些貨物是正式的商品，其交換價值對於經濟分析特別重要；（2）有用但不稀缺，也非勞動生產出來的貨物。它們的交換價值是零，因而經濟學家可以不理會它們；（3）勞動生產出來但沒有社會效用的貨物。這些貨物不能正式被視為稀缺，因為市場上對它們並無需求；（4）“最後，沒有效用的目的物，都沒有價值。如果一物沒有效用，它所包含的勞動也就沒有效用，這種勞動不能真正作為勞動來看，因而不創造價值”。這是一種從主觀上看也是無用之物。
如果我們要瞭解馬克思分類法和李嘉圖分類法之間的關係的話，除了這4類商品之外，還應考慮到第5類。就是那些有用、稀缺但不是勞動生產出來的物；或價值並無必然聯繫的物品。李嘉圖所提醒人們注意的藝術品、稀貴錢幣和書籍等等就屬於這一類。
我們可以概括李嘉圖和馬克思的立場，就是存在著某一類可以叫做“經濟貨物”的物品，它的特點是具有使用價值，不僅是主觀上的使用價值，而且是社會性的使用價值；它們還可用以和別的貨物交換。在這一非常廣義的經濟貨物類別中，我們可以分列出一種稱之為“商品”，即指所有可以由人類的勞動在一定的技術知識條件下，按市場所需求的數量再生產出來的物品。
所以，在古典的“經濟貨物”概念和瓦爾拉或羅賓斯的概念之間並無實質性的差別。任何稀缺而有用之物都是經濟學家所應加以研究的。當然，能通過勞動而再生產出來的商品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現代社會的財富就是由“極大數量的商品”組成的（馬克思，1867年，第43頁）。斯拉法的分析法只研究“商品的生產”，即最重要的“經濟貨物”類別的生產。藝術品、稀貴錢幣和書籍則不包括在斯拉法的理論結構之中，而包括在李嘉圖的理論結構之中。只要我們希望對價格和收入分配作出解釋，擴大我們的研究範圍是重要的：我們無法用斯拉法的生產方程來說明古珍書籍的價格，但我們也不能說，給這一類特別的價格作出說明，對經濟學家就無關緊要。
吉多 蒙塔尼（Guido Montani）著
吳毓騤 譯 楊宇光 校
	再說競爭定義經濟學

	我們將經濟學定義為研究人的理性競爭的科學。
資源的稀缺是競爭的前提條件。
效用最大化是競爭的目標。
市場是競爭的舞臺。
優勝劣汰是競爭的結果。
理性和信念是人類競爭的特有方式。
合作是競爭的伴隨物。
自由、公正是競爭的普遍價值觀。
制度是競爭的跑道。
為什麼經濟學只研究理性的競爭？
因為競爭包括感性的競爭、信仰的競爭，不屬於經濟研究的範圍。
競爭定義經濟學不僅可以包容新古典經濟學，也可以包容演化經濟學。
演化經濟學（evolutionary  economics）研究競爭中變化發展的經濟過程。它以歷史眼光觀察經濟，考察歷史路徑，聚焦於變革、學習和創造，聚焦於技術、社會、經濟、制度之間的相互作用。競爭被視為甄別優劣機制和啟動發展的機制。它假設競爭過程是：
實證的——“非均衡”是常態。
規範的——“均衡就是死亡！”
新古典經濟學假設，人們做每一件事都要重新開始，就效用最大化作出決策。演化經濟學則要考察人們決策的路徑依賴。時間不可逆轉，經濟發展也是不可逆的。
新古典經濟學所假設的是一個在給定偏好和目標約束條件下效用最大化的決策，在這種情況下，個人行為已經預先機械式地被決定了，人的創造性本質被抹殺了。
均衡分析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但生命的本質是遠離平衡。經濟的均衡只能是遠離平衡狀態中的一種趨勢，並不是經濟可能真正達到的實際狀態。
新古典經濟學是分析經濟的一種有用的工具，使用不當就會犯“刻舟求劍”的錯誤。
競爭力評價也有兩種模式：
一種以經濟社會的現狀指標的加權綜合來反映競爭力的模式。這種模式和競爭的動態性不符合。
另一種以物件在各目標時間的動態的值來表達競爭力的競爭力值模式，這種模式和競爭的演化本質相符合。
今年看到羅賓斯的有名的經濟學定義，羅賓斯把經濟學定義為是研究稀缺
資源在給定但是有競爭的目的之間的配置的科學。羅的定義也是一種競爭定義經濟學。


維琪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對經濟學的定義因為流派不同而有多種不盡相同的定義。 

其一： 經濟學是一門研究社會對資源的分配以滿足人類發展需要的社會科學。它同時還學習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經濟的活動規律以及其可能的應用。經濟學也關注不同的經濟行為的結果如何影響到社會中的個人或某個特定集體。在經濟學中特別受到關注的幾個方面包括了貿易、資源分配和競爭。 

其二：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是《人類行動學》（Praxeology）的一個分支，為了給出該流派對“經濟學”的定義，並與現有經濟學流派和思潮區別，米塞斯研究院發佈了該學派奠基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生前最後的、也是經濟學方法論方面最典型的一篇作品——《經濟學的終極基礎》(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s Science)。 

其三：經濟學是研究人的理性行為的競爭的社會科學。理性行為的限制使經濟學可以採用形式化，數學化，經濟學的成果和方法可以廣泛應用於其他社會學科。競爭可以使經濟學超越其他社會科學的理性研究，不陷入具體的理性行為研究中，而是要研究使理性行為帶來效益的最大化。 

理論與學派
多數現代的經濟學理論假設人是理性及自私的。雖然關於人是理性的假設並不為其他社會科學所接收，這個結果卻是數學模型推演的結果。因此，經濟學是一門特殊的社會科學，就在於它十分數學化、公式化的論點。經濟學十分倚賴深奧的數學概念，特別是代數。經濟學家相信，數學方法幫助他們集中於要點，而不被簡單的表面所迷惑。儘管如此，任何人只要懂得簡單的算術和幾張圖表，就可以學習所有基本的經濟學思想和理論而不觸及其基本且複雜的數學模型。 

經濟學也正在被應用到更廣泛的領域。在任何人們面臨選擇的時候都有經濟學的介入：婚姻，教育，公共政策等等。 

